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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头有一种痛，日本侵
略中国的战争本身已经定义为侵
略战争，定义为战争犯罪，东条英
机早已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但是在战争中受到侵犯的日军‘慰
安妇’制度受害者们，却始终没有
得到法律公正的判决。”去年，张双
兵找到律师贾方义，将韩国依据国
内法判决日本对受害妇女“慰安
妇”进行赔偿的判决书发给了他，
希望他能帮助中国的日军“慰安
妇”制度受害者进行诉讼，贾方义
和他团队的郭乘希等维权律师研
究商讨，决定帮助和支持日军“慰
安妇”制度受害者依照国内法诉讼
索赔，力争促成日本政府忏悔和道
歉。

贾方义研究了东京高等法院
对于16名山西籍受害妇女的侵权
索赔诉讼作出的判决，该判决书中

引用了 1972 年的《中日联合声
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
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
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该条款声明放弃的仅限于国
家作为法人的战争损害赔偿请求
权，并不包含平民妇女个人独立人
权受到侵害后，个人所拥有的独立
的民事赔偿请求权，日本的判决歪
曲解释了1972年的声明。”贾方义
指出，“慰安妇”的赔偿是人权赔
偿，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对平民
受害妇女实施了绑架、拘禁、强奸、
殴打、虐待、摧残、伤害、疾病传播
等恶劣的违法犯罪行为，侵犯了受
害妇女的生命、健康、人权和尊
严。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道歉
和赔偿要求，属于战争中受害平民
个人权利的维护，这与国家索赔是
两个不同的国际、国内法律体系。

平民在战争中受到伤害，从国际法
和有关国际公约方面来讲，是不受
时效和国家豁免权的限制的。

也有人问贾方义“你认为韩国
的判决书是象征性的吗”，贾方义
回答：“绝不是！它是一个国家司
法主权的表达，韩国法院作出合法
判决后，韩国受害妇女及其子女要
求法院强制执行，韩国法院要求韩
国政府公开日本在韩国的资产名
录，以供韩国法院强制执行。这对
中国受害者来说，具有借鉴意义。”

当然，经济赔偿不足以抚平历
史的伤痛，老人们苦苦等待的是侵
略者真诚的道歉。贾方义认为，

“如果日本政府不肯道歉、赔偿，那
我们在判决、强制执行、执行中的
谈判、和解时，我们要求的条件也
许会更容易促成他们真诚的忏悔
和道歉。”

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子女
首次在中国起诉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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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要替她们讨一个公道

张双兵是山西盂县西潘乡羊
泉村人，退休前是一名农村小学教
师，他被更多人称为“中国慰安妇
民间调查第一人”。

1982年，张双兵偶遇曾两次被
日本兵抓去做“慰安妇”的侯冬娥，
发现老人生活艰苦不堪，还被村里
人指指点点。后来在报纸上读到

“慰安妇”向日本政府索要赔偿的
报道，张双兵决定帮助“侯冬娥们”
讨还公道，从此开始了走访“慰安
妇”、收集整理资料并对日本政府
提出控诉的过程。

从 1982 年踏上这条道路开
始，这一坚持就是42年，这些年来
他一共寻访了上千名日军“慰安
妇”制度受害者，其中 139人勇敢
地站出来向日本政府索赔。如今，
这些老人都不在了。

张双兵告诉现代快报记者，
1992 年开始，他多次带领老人们
去日本打官司维权。到 2007 年，
15年的官司，九审九判，日本政府

没有对这些受害老人说一个字的
道歉，没有给一分钱的安慰和补
偿，让老人们很气愤，张双兵也充
满愤恨。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
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
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理由二，
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时隔多年，张双兵再次替老人
们起诉日本政府。作为中国“慰安
妇”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团团长，
他带领由贾方义和郭乘希领衔的
律师组成十多人的团队，于4月 8
日至10日陆续向山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交诉状起诉日本政府。

这是首次在中国法院起诉日
本政府，张双兵表示，这么做的原
因是受到了韩国相关案件的启
发。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
地方法院于 2021 年就韩籍“慰安
妇”制度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的
索赔诉讼进行一审宣判，判处日本
政府向原告每人赔偿1亿韩元。

张双兵说：“在韩国志愿者开
始帮助韩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起诉前，我就和他们有过多次交
流，韩国的判决结果让我有了在中
国起诉日本政府的想法。”他从
2023年开始前期筹备工作。

这可能是张双兵为中国日军
“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做的最后一
件事了。2020年11月，68岁的张
双兵确诊身患肺癌，至今仍然每天
要服用治疗的靶向药。

“讨回公道”是他在采访中多
次提到的，他说：“我做这件事没有
任何目的，就是要为她们讨一个公
道。现在这些老人都不在了，她们
生前有这个愿望，我要尽我所能去
帮助她们。”

平民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索赔，不受时效和国家豁免权限制

“这次起诉意义非凡。”4月19
日，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
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用简
短有力的几个字表明了他对此事
的看法。

苏智良在第一时间关注到了这
一信息，他认为这18位“慰安妇”制
度受害幸存者的后人，能够主动递
交起诉状，是对他们母亲或者祖辈
的遗愿继承，“早在1992年，中国籍

‘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
出申诉，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
受害者公开道歉并赔偿。1995年

至2007年，日本法院经过几十次开
庭最终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不对受
害者公开道歉，不予经济赔偿。实
际上这是败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
继续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

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中国受害
者，包括“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等一直没有得到日本
政府的公开赔礼道歉和相应的经济
赔偿，这是为什么？苏智良表示，日
本政府的依据是中国政府在《中日
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
战争赔偿要求。他说：“但这并不意

味着战争受害者放弃战争赔偿，作
为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的权利是神
圣不可侵犯的。”此外，他认为根据
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国际法上的战
争罪、反人道罪无诉讼时效限制，是
一定可以追溯的。

苏智良说：“此次举动也给我们
一个启发，不仅仅是山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我希望全国的法院都能重
视，目前战争遗留问题还有很多，比
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强制劳
工受害者、东北遗留的毒气弹产生
的危害等，这些都应该追究。”

4月8日至10日，中国18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子女及
其他亲属陆续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起诉日本政府，这是中
国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群体对日申诉32年来，首次在中国法院起
诉日本政府。

此次诉讼中的18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均已去世，她们分
别是赵润梅、刘面换、张先兔、王改何、杨喜荷、侯巧良、万爱花、陈林
桃、侯冬娥、高银娥、杨时珍、周喜香、尹玉林、南二朴、赵存妮、张改香、
郭喜翠、李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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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团团长张双兵：

为了那句奶奶没有等到的道歉

“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后人：

代理律师：

专家： 在国内首次起诉日本政府，意义非凡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侯
冬娥的孙女李双俏，是此次递交诉
状的18人之一。

侯冬娥是张双兵接触的第一
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从
1982年初次见面起，张双兵有空就
去帮助侯冬娥，尽管一提到过去，老
人就保持沉默。1992年，国内学者
呼吁寻找中国籍“慰安妇”制度受害
者，张双兵为之一震。他跑了十几
趟侯冬娥家，老人终于在大哭一场
后开口了。当年，她两次被侵华日
军抓走蹂躏，逃回来发现女儿饿死
了，丈夫也带着儿子走了。

张双兵将侯冬娥的悲惨经历
整理成申诉材料，通过日本驻华大

使馆转交日本政府，这是中国大陆
第一位站出来控诉日本政府的“慰
安妇”制度受害者。可惜的是，
1994 年侯冬娥去世，没有赶上
1995年赴日出席庭审。

那句没有等来的道歉，无疑是
她最大的遗憾。她在临终前跟孙
女李双俏说：“我身体不行了，等不
到日本人道歉的那一天了，现在全
靠你们下一辈了，日本人犯下的滔
天罪行，你们要替我讨回公道！”

如今，李双俏已经59岁，她心
中始终记得奶奶受的那些苦，“去
年，张双兵联系我，我立马答应起
诉，我们这口气一直憋在心里，没
有地方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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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张双兵参与在日本法院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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